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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嬉笑怒骂
讲述美国

26 英军成了搬运工

经过几代人的自由生活，对君主和
权威自主服从的那种意识，已经从这些
北美人的血液里消失了，管你是九五至
尊还是钦差大臣，他们轻易不吃这一
套，无论你让他们干啥，都得给一个理
由才行。

不管怎么讲，经过福吉谷的整编，
美国大陆军的战斗力提升到了很高的
档次，为以后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奠定
了坚实基础，施托伊本可谓立下了汗马

功劳。
英军总司令豪将军准备攻打费城

后，加拿大地区的指挥权就交给了伯戈
因将军。

1777年6月，伯戈因将军计划从加
拿大南下，控制哈得孙河谷，分割新英
格兰和其他殖民地，他率领4000名英
军和3200名黑森雇佣军出发了。没想
到，他们进军的路上不断遭到北美民兵
的袭击。这还算是轻的，只要防着点儿
就行了，让他们大吃苦头的还在后面。

纽约州的原始森林面积非常大，一
眼望不到边，伯戈因将军率领的部队必
须穿过这片森林，才能抵达战场。

让他想不到的是，在穿越森林的途
中，有更大的困难摆在他们前面，让他
们历尽艰辛。

这片森林中的树木是英国皇家海
军用来造战舰桅杆的原材料，是英国人
的战备物资。

英国人的战备物资，北美人岂会放
过？鉴于这些树木短时间内很难移走，
想放火烧掉一时半会儿也烧不完，他们
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参天大树大
片大片地砍倒，挡在伯戈因将军行军的
路上，让他们举步维艰。

果然，英军在森林里寸步难行，一
时间全军都变成了搬运工，这么一来，
一天才前进了一两英里。

伯戈因将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缓
缓前行，但他率领的毕竟是一支军队，
而不是一群养路工，一路上他们所做的

开山架桥、清除路障、保持道路通畅等
工作只是副业。

对此，美国大陆军少将丹尼尔·摩
根和他的手下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于
是他们一再出击，对这支“伯戈因养路
队”毫不手软。

摩根以前是冒险家、牲口贩子、酒
鬼、赌徒，当时的职务是大陆军少将。
他的手下配备有美国新型长管猎枪，这
种武器枪管又细又长，膛内有来复线，
射速虽然慢，但是打得又远又准。

美军狙击手用它可以击中约230
米远的目标，是今天美国FBI神枪手用
的狙击步枪射程的三倍多，是当时英国
陆军使用的滑膛枪射程的两倍多。这
些狙击手往往首先打死为英军带路的
印第安向导。

这样一来，英军就会在森林中
迷路。

摩根的这种战术是他在跟印第安
人打仗中学来的。在后来的好莱坞电
影《爱国者》中，主角本杰明·马丁的一
部分经历就参考了摩根的生平。这种
战术的特点是神出鬼没、出其不意、速
战速决。

几个月的游击战打下来，英军的印
第安向导不是被美军打死就是逃回了
老家，造成英军对当地地形一无所知，
就像瞎子过河。

摩根部队使用的这种新型长管猎
枪并非为印第安向导量身制作的，接下
来，他的游击队开始以英国军官为狙击

目标。
当时的英国军官是英国军队中学

历最高的人，他们善于执行上级命令，
熟知交通补给线，懂得战争指挥艺术，是
战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英军
士兵都是一帮傻大兵，没有什么文化，一
旦军官被干掉，他们就会作鸟兽散。

伯戈因部队的军官被大量射杀，士
兵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中。

以第五十三团为例，11名军官中仅
有1人幸免于难，其他10人非死即伤。

此时的伯戈因深陷北美民兵游击
战的汪洋大海，不仅被切断了后路，而
且军需很匮乏。

他只好撤到纽约北部的萨拉托加，
写信给代理豪将军职务的克林顿将军
求援。

克林顿将军立即派出4000名英军
和黑森雇佣兵，北上增援伯戈因。

当时，美军司令霍雷肖·盖茨将军
命令摩根要在英军援兵赶到之前，对英
军发动猛攻。

美军习惯于在丛林中作战，而伯戈
因的部队擅长在平原上打正规战，双
方高下立判。更何况在英军援兵没有
赶到的情况下，美军的援兵源源不断
地赶到战场，一时间美军达到了1.2万
人，军火补给也持续增加。而英军不
断有士兵开小差，或者被美军俘虏，或
者投降。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美
国史》袁腾飞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人鱼与她
梦幻童话

最大的羞辱27

当事人都完全没当回事儿，我们也
不好一直大惊小怪，我和江易盛交换了
一个眼神，催眠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
的，很普通”，继续吃饭。

吃完饭，周不闻和江易盛帮吴居蓝
收拾好碗筷，4个人坐在院子里，一边乘
凉，一边闲聊。

昨夜是离别多年后的初见，紧张和
兴奋让人忍不住一直想说话。今夜大
家都放松下来，拿着啤酒，有一搭没一
搭地说着，身子也歪着。江易盛甚至直

接把脚架在另一把椅子的背上。
月光清朗、晚风凉爽、虫鸣阵阵、落

花簌簌。
周不闻看看熟悉的庭院，再看看江

易盛和我，表情恍惚：“我觉得好像回到
了小时候，一切都没变的样子。”

江易盛笑着摇晃啤酒罐，伸出食指
晃了晃：“至少有一点变了。小时候我
们绝对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喝酒，都是
躲在海边的礁石上偷偷地喝！”

我和周不闻都忍不住笑起来，我
说：“真的没想到，我们竟然还能一起吃
饭、一起聊天，就好像大家一起走迷宫，
本来以为走散了，没想到出口只有一
个，大家竟然又在出口相聚了。”

江易盛推搡我一下，嘲笑道：“吴表
哥，你知不知道你家表妹这么文艺啊？”

吴居蓝淡淡一笑，没有说话，大概
他很清楚，今夜院内人的情绪和他没有
关系。

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
吴居蓝打开门，周不言拎着两盒礼

品走了进来：“沈姐姐，听堂哥说你受伤
了，我就给你买了点儿补品。”

我看是两盒燕窝，觉得太贵重了，
可当众拒绝既伤面子又伤感情，只能先
记在心里，以后再还：“谢谢你了。”

周不言略坐了一会儿，周不闻说：
“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赶明天早上的
船，要回客栈休息了。”

反正以后还有很多机会见面，我没

有留客。
等他们走了，我锁上院门，正看着

吴居蓝收拾院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
我打开门，看到周不言站在门外，

我忙问：“怎么了？落下东西了吗？”
周不言微笑着说：“我告诉堂哥来

取落下的手机，其实，我没有落下任何
东西，只是想和你单独说几句话。”

我看着周不言，静待下文。
周不言说：“听说你被抢走了6万多

元，你的积蓄应该很有限，开客栈肯定很
勉强了。你是堂哥的好朋友，说实话，我
不看好你的客栈。游客挑选客栈，要么
喜欢风景独特的，要么喜欢交通便利
的，你这里，什么优势都没有……”

我打断了她的话：“周小姐究竟想
说什么？”

周不言自信地笑了笑：“我是想说，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老宅子，请你把它卖
给我，我不在乎有没有房产证，价格随
你开。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卖，把它租给
我也行，我只租两年，每年租金20万
元，一次性付清。两年后，房子完好无
损地还给你。”

她这是想用钱砸倒我吗？
我愣了一会儿，说：“你十分慷慨，

我真的很动心，如果这是一般的房子，
我肯定立即答应你，但是，这是爷爷留
给我的栖身之所，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座
房子了。我真的不能把它卖给你，也没
有办法租给你。”

周不言着急地说：“可是，你钱那么
少……”“钱多有钱多的过法，钱少有钱
少的过法，就算一分钱都没有，这个客
栈我也能开起来。周小姐，我的话已经
说得很清楚了。”我的脸上仍带着礼貌
的笑，声音却有点儿冷。

周不言盯着我，皮笑肉不笑地说：
“希望沈姐姐以后不要后悔，等姐姐后
悔时，我可不会像现在这么好说话。40
万元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对姐姐来说可
不是一笔小数目……”

“你废话太多！”吴居蓝的声音从我
身旁传来，硬生生打断了周不言的话。

我侧头看着他，所有的郁闷瞬间变
成了笑意，周不言气得脸都涨红了，她
盯着吴居蓝说：“你、你……说什么？”

吴居蓝像压根儿没看见她一样，搀
扶着我退了两步，啪的一声，轻轻把门
关上了。

我吃惊地看着他，他像什么事儿都
没有发生一样：“你先上楼，我把垃圾收
拾了就上去。”

我听着门外传来的气急败坏的叫
声，看着专心干活儿的吴居蓝，深刻地
理解到：对一个人的漠视才是对他最大
的羞辱。

回到卧室，我看看已经九点多了，
决定谨遵医嘱，早点儿休息，争取早日
康复。

（摘自《那片星空 那片海》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